
中国“停止新建境外煤电”承诺一周年：进

展与展望

中国宣布海外“退煤”之后，国内政策、金融等领域支持力度加大，

带动海外能源投资低碳化。但中国仍需改革海外能源投融资模式。

2021 年 9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

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表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中国的决定反映了世界上各主要传统和新兴援助国家逐渐退出煤电

领域的总体趋势。亚洲另外两个煤电输出大国日本和韩国在当年 6

月曾做出过类似的声明，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则在 10 月份宣



布不再以出口信贷的形式支持无减排安排的煤电项目。作为传统的煤

电建设大国和主要的资金和技术提供方，中国的决定对其自身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路径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退煤”

承诺一年以来，中国有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主要能源建设企业也

在政策、外交、具体项目建设等各层面积极探索扩大可再生能源在海

外项目的比重。

政策层面，2022 年 3 月，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

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推动建成境外煤电项目绿色低碳发

展”。

这是继 2021 年 9 月中国承诺境外“退煤”之后，首次由官方阐释了

针对处于不同建设阶段的海外煤电项目的具体要求。受这些政策影响，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有 15 个中方参与投资或建设的煤

电项目被取消。但是，已签约和实现融资关闭但还未开工的项目以及

位于工业园区的自备燃煤电厂项目的推进仍具有不确定性，主要是因

为中方单方面解除合同会引发相关的违约赔偿。2022 年 1 月 6 日，

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

指南》，聚焦于“一带一路”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理，鼓励

企业采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通行标准或中国更严格标准开展投

资合作活动。政策出台的密集程度彰显了各主管部门加速海外项目低



碳化的一致决心。除了国内的政策纲领和具体操作层面的各类指南，

在外交层面，中国也积极与发展中国家一同建立各类绿色低碳国际合

作平台和机制。例如，2022 年 5 月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

议召开并通过了《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

2021 年 12 月中国—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召开，

2021 年 11 月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并发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

言》。

在相关的研究领域，2021 年 10 月，由中国生态环境部与中外合作

伙伴共同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开发了 10 个相

关的研究课题。重要的成果包括《“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

的二期成果《企业和金融机构应用手册》和《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行业

绿色发展指南》，帮助利益相关方识别、评估、管理和改善“一带一

路”项目环境绩效，提供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和自评估的方法流程及基

础工具，促进“一带一路”项目的绿色发展。

作为中国海外投资和建设项目的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的“两行

一保”（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都对海外煤电的退出政策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中国进出口银行成功发

行了 30 亿元的“清洁能源”专题绿色金融债券，全部投向清洁能源

领域，为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与运营提供资金

支持。国开行与绿色气候基金（GC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分别签署了专门针对气候变化融资的合作备忘录。中信保加快了可再

生能源项目的审批流程，并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不

发达国家的风险控制和承保模式予以分析。构建以清洁能源为支柱的

绿色出口信贷体系正在各个政策性金融机构中逐渐成为主流话语。除

“两行一保”以外，中国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均承诺将不再向境

外的新建煤炭开采和新建煤电项目提供融资，中国工商银行也宣布

“设立逐步退出煤炭融资的路径图和时间表”。

根据我们的调研，央属国有电力建设企业已经全部率先退出了未生效

的煤电项目，并积极探索如何扩大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的力度。在具

体项目层面，中国参与的“一带一路”能源行业投资和建设项目中的

化石能源占比比从 2016 年其实就开始下降，并在 2020 年达到最低。

2020 年，可再生能源（水能、光伏、风能和生物质能）投资和建设

项目占能源总投资比例达到 58%，首次超过化石能源占比。除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所取消的 15 个中方参与投资或建设的煤

电项目外，在 2021 年整年和 2022 年上半年期间中国也未有境外煤

电项目投资。2021-22 年中国参与的“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投资

和建设项目中，水能项目占比最高（56%），其次为光伏和风能项目。

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的进程，中国在“退煤”承诺的基础

上还应持续加大与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能力建设和输电

网络基础设施合作，从而逐渐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占比。



中国已经建立涵盖全产业链条的新能源产业，具备较强研发、制造、

安装和运维能力。中国还应积极发挥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引领作用，

健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各类机制，

推进绿色发展信息共享和环保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地。

中国在海外能源类项目上走低碳化的道路必然需要其主要投融资机

构迅速提高灵活性、开放性和创新性，摆脱相对单一、封闭和粗放的

投融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不再单纯依赖以当地国家开具主权担保作

为主要贷款保障条件的工程承包加融资类项目。这类项目在过去几十

年里一直是大型火电和水电项目建设的主要投融资模式，然而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独立电站和项目融资正在成为主流。中国的金融机构应

积极开展第三方合作，通过与国际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机构加强合

作来缩短学习曲线。第三方合作可以借助各方的项目管理经验和融资

能力，探索混合式融资、无追索权融资、结构化融资等模式，提高项

目全生命周期环境社会管理水平，吸引更多民营资本参与到项目中，

从而充分挖掘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

中国应推动各类境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协同发展，如大型

可再生能源发电类项目和与之相关的电网和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南南合作机制中的智力输出与能力建设项目、分布式项目、以及其它

各类发展援助类项目等。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建设应做到“软”

项目（智力输出类）和“硬”项目（设备和基础设施类）、大项目和



小项目、股权投资类和工程承包类项目，以及出口信贷和发展援助项

目的融合，这样才能真正协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电力转型困境。


